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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贡院的历史变迁与价值

田建荣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２）

摘　要：陕西贡院位于陕西西安，实为陕甘乡试考场，故也称“陕甘贡院”。明清时期来这里参

加乡试的考生包括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河湟地区以及新疆乌鲁木齐、哈密一带的书生，最多时

有近万人。陕西贡院遂成为西北地区广大学子参加科举考试的集中地，造就了西安作为西北文教

枢纽的历史地位，体现并发挥了重要的科举价值、教育价值和文化价值，同时也折射出明清时期西

北地区学校教育的极端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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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西安的陕西贡院为明代宗景泰七年

（１４５６）陕西左布政使许资奏请修建，嘉靖年间

（１５２２～１５６６）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建筑格局。至清

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贡院号舍多达１１０００余间，是

西安城内最大的建筑群。光绪元年（１８７５）陕甘分

闱后，陕西贡院号舍仍有９６００余间，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科举停止，贡院遂废，这里改成“总工艺厂”，

宣统元年（１９０９）改为陕西咨议局。清末，在陕西贡

院旧址办有实业学堂、存古学堂等。民国十二年

（１９２３）陕西省实业厅利用该旧址办了蚕桑帽辫传

习所，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建成“建国公园”，１９６０

年，改名为“儿童公园”至今。

一、科举价值：明清陕甘乡试

专用考场

　 　（一）区位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二载：“陕西旧无贡院，

每试士于三皇庙中。至景泰七年（１４５６）春，始以布

政许资奏，创今试院。”贡院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东

西举院巷、早慈巷之间，包括儿童公园及其周边地

区。根据马丽萍《明清贡院选址研究》［１］，大部分贡

院是坐落在城东或东南方位，代表东方文明之意。

元皇庆二年（１３１３），全国分建１７所贡院，其中奉元

路的陕西贡院即位于城东南隅，与府学和提举司相

邻。明清陕西贡院却设在与南北院门官署区较近的

西门内，远离城东南文教区。对此，有专家解释说文

教区如果和考试区长期在一起，当地的考生很容易

与周边的衙役等勾结来舞弊，远离文教区就是为了

防止舞弊，同时也方便主管官员考试时的监临和供

给。特别是当时西门内北侧居民不稠，可扩大贡院

基址，以适应考生日益增多的趋势［２］。当然，也有说

法认为，其位置靠城西应是便于陕甘两省合并举行

乡试，陕西贡院实为陕西、甘肃两省乡试考场，于此

通过考试选拔西北地区的举人、贡生。

（二）规模

陕西贡院内部结构严密规整，设门三重，大门前

立三坊，正中“贡院”坊，东、西两侧分别为“腾蛟”



坊、“起凤”坊。三门之内设明远楼，贡院围墙四角

均设望楼。贡院东西两侧建有号舍，供考生考试。

在号舍中间则有弥封、誊录、对读、供给四室，有收掌

试卷房、聚奎堂、主考厅、五经房等建筑，各个区域职

能明确。

陕西贡院的中心建筑为“明远楼”，取“慎终追

远，明德归原”之意，根据现存照片可见，楼高三层，

飞檐翘角，八面攒顶式，四面皆窗，站在楼上可以对

整个贡院一览无余，起着号令和指挥全考场的作用。

考试期间监临、巡察等官员登楼监视，以防止考生骚

乱、作弊。而设在四周的望楼，则能密切监视考场

内外的一举一动，严肃考纪。

邓廷桢（１７７６～１８４６），江苏南京人，清嘉庆六

年（１８０１）进士。在陕西任过延安、榆林、西安诸知

府，陕西按察使等职。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调任陕

西巡抚，署理陕甘总督，后又回任陕西巡抚。他为陕

西贡院至少写了８幅楹联，下面两幅楹联就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当年科举考试的盛况，生动感人，对考生

有激励作用［３］。

题陕西贡院连三门联：

地接龙门，多士须联鱼贯队；

恩开虎榜，嘉宾同拜鹿鸣歌。

题陕西贡院明远楼联：

楼起层霄，是明目达聪之地；

星辉文曲，看笔歌墨舞而来。

（三）重修

据《西安府志》记载，明代宗朱祁钰景泰年间

（１４５０～１４５６）左布政使许资奏请朝廷修建贡院时，

最初只有几十排矮席棚，分为很窄小的若干房间。

嘉靖四年（１５２５）陕西巡抚都御史王荩、巡按御史郑

气增修贡院，增筑内外围墙、厨灶、杂役仆工的住宿

屋宇，将数百间号舍席棚改为木构，并新增了数百间

号舍，以适应考试生员增多的情况，并在大门东、西

两侧新建“腾蛟”、“起凤”两座牌楼，从通济渠引来

渠水到院中五星堂前水池。这次整修前后历时两

月，修治后的陕西贡院“器物壮固，轮奂鲜美，气象

森整，焕乎有章采，巍乎有定式，灿乎成巨观，而人文

足称焉”［４］。

嘉靖十九年（１５４０），侍御张光祖来陕西贡院监

考，倡修贡院。于贡院正中兴建明远楼，楼北建至公

堂、聚奎堂、主考厅，两旁是五经房。康熙五十六年

（１７１７）陕西布政使萨穆哈增修南号舍。雍正元年

（１７２３）陕西巡抚噶世图续建，并且全部换成砖瓦

结构。

道光十一年辛卯（１８３１）乡试，前一年朝邑生员

刘学庞及其侄子刘振清、刘际清、刘照清呈请捐钱整

修贡院。经布政司同意，补修旧号舍７００８个；增建

号舍１４８２个；还整修了号舍前的回廊９８间，号尾

厕所１０８间；增修了望楼４座；改修了明远楼，至公

堂卷棚５间，精白堂５间；增建卷棚１４间，门外回廊

３０间，点名官厅４座（每座３间）、协房８间；大门外

砌石路 １４０丈，号外砖包围墙 ２４０丈。计费银

４６４４０余两。当时陕西布政使杨名有《重修贡院

碑记》记其事［５］。至此，陕西贡院基本形成了较为完

善的建筑格局。

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乡试大比之前，邵亨豫作为

抚陕使者监临贡院，考虑到陕甘两省考生多达近万

人，现有的８０００余间号舍难以容纳，于是在贡院的

东南和西南两隅，增建号舍３０００余间。而后来参

加这次乡试的考生果然超过以往一倍，均得以顺利

入闱参加考试。号舍多达１１０００余间的贡院，实为

西安城内最大的职能建筑群落，有“堂舍规度弘丽

森严，为天下第一”的赞誉［２］。贡院号舍的增多反映

了考试学子的增多，也表明西安作为西北文化重镇

的地位更趋重要。

（四）分闱

由于有清一代“甘省有督无抚，有镇无提。乡

会试附于陕西，并无专额”［６］。尽管甘肃早在康熙五

年（１６６６）建置为省，但２００多年来甘肃一直未设乡

试考场，陕西贡院实为陕甘乡试考场，考生来自西北

各地。然“计甘肃府厅州县，距陕近者，平庆泾巩秦

阶两道，约八九百里千里；兰州一道，近者一千三四

百里，远者一千六七百里；兰州迤西凉州甘州西宁，

迤北宁夏，远或二千余里，或三千里；至肃州安西一

道，则三千里，或四千里；镇迪一道，更五六千里不

等”。且“边塞路程悠远，又兼惊砂乱石，足碍驰驱，

较中原行路之难，奚襜倍蓰。士人赴陕应试，非月余

两月之久不达，所需车驮雇价饮食刍秣诸费旅费卷

费，小者数十金，多者百数十金，其赴乡试，盖与东南

各省举人赴会试劳费相等。故诸生附府厅州县学籍

后，竟有毕生不能赴乡试者，穷经皓首，一试无缘，良

可慨矣！”［７］

鉴于此，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陕甘总督左宗棠

奏请甘肃乡试与陕西分闱。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建成

甘肃贡院，甘肃考生从此免除远赴西安参加乡试之

苦，在兰州即可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左宗棠亲笔

题写甘肃贡院“至公堂”匾，至今保存完好。光绪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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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１８８５）陕甘总督谭钟麟进行了扩建。甘肃贡

院建成之后，建筑群气势恢宏，功能完备，有号舍

４０００多间。然而，即使光绪元年（１８７５）陕甘分闱

之后，陕西贡院的号舍仍有９６００余间。

（五）遗址

１９０７年，日本学者宇野哲人鉴于北京贡院因庚

子之乱废颓，又未重修，往日全貌，难以一睹，闻长安

贡院未有破损，一如旧貌，故往而观之。但见：“贡

院在安定门内西大街路北，临大街有牌楼，上题‘为

国求贤’。入门，往西数十步，又有门，门上题‘贡

院’。过此门，又有一门，曰‘龙门’。明远楼耸立于

龙门北数十步场之中央。登楼可望全场，楼之东西

各三十二栋，一栋又分成南北两侧，每侧可容七十五

名。四隅亦有望楼。其规模则远不及北京贡院。明

远楼之北有至公堂，其北有东西供给所。入大观门，

东有对读所，西有受卷所，庭中有嘉靖年间重修碑二

基。又东有弥封所，西有誊录所，然后至精白堂。精

白堂匾额题‘精白一心’，壁间有唐弘文馆学士虞世

南书‘攀龙附凤’四大字。次东有外监试及厅事吏

之房，西有掌卷所及科场房。经东西通衢，人监临

堂，其后东西有监临及提调室。次曰内帘，过东西文

衡，越衡监堂，有东西分校，最后有录榜房。层层相

连，檐椽相望。现今为陕西全省工艺总厂，有职工数

十名，内中纺织机械并列，亦有正在缫丝者”［８］。

科举被废，贡院遂弃，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贡

院的遗迹和器物已无处可寻。刘海峰教授在他的

《贡院———千年科举的背影》中认为，贡院的遗存有

４个方面：文献遗存、图片遗存、建筑遗存和碑文遗

存。陕西贡院文献不多、建筑不在、碑文难寻，好在

或多或少“留下一些废科举前后拍的照片”。另有

一方稀见的弘治八年（１４９５）陕西贡院明《乡试官誓

文题名碑》，生动地记载了从监临官、提调官和巡绰

搜检官一起在贡院中发誓不“私受请托暗通关节”

的内容，该碑过去存于陕西新城，现在台北图书馆和

曲阜的中国状元博物馆馆长刘晓家中分别藏有拓

片［９］。西安碑林博物馆现存有刻于清同治十三年

（１８７４）的《重修陕西贡院记》，碑高１９９厘米，宽７６

厘米，由邵亨豫撰文，李慎隶书。

至于陕西贡院遗址，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

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册）》中称：“陕西贡院遗

址位于西安莲湖区西举院巷（市儿童医院），年代明

清时期，面积约万余平方米，遗有部分建筑基址，存

石柱础若干及明嘉靖年间‘陕西贡院重修碑’、‘陕

西贡院增修碑’各１通。”［１０］根据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３日

《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西安市第三次全国文物

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的通知》（市政发［２０１２］６３

号），陕西贡院遗址入选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

移动文物名录。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上旬，西安市文物稽查队接到市

民举报，在西安市儿童医院南家属院的花园内，散落

着两块明代石碑。经现场辨别，两块石碑为《陕西

贡院增修记》和《陕西贡院重修记》，年代分别为明

嘉靖四年和嘉靖十九年。为了保护文物，他们立即

将这两块石碑运回保存。这两块石碑，一块高２４７

厘米、宽１０１厘米、厚２３厘米，另一块高２２５厘米、

宽９１厘米、厚２５厘米；碑文主要记载了当时陕西贡

院的修缮情况和贡院的内部结构，碑文字迹清晰、刚

劲有力。此次发现的两块石碑对研究陕西贡院提供

了实物资料［１１］。

二、教育价值：助推陕西近代

新式教育发展

　　清末科举废除后，陕西地方政府改革传统的教

育形式，变传统书院为新式学堂，并逐步开设各级各

类新型的教育机构，近代地方学校教育体系逐渐建

立起来。而新式学堂一般都依托过去的书院或考院

设办。陕西贡院面积广大，也曾多次以此为校址开

办学堂，甚至从科举还没有废止就已开始。

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六月，陕西巡抚魏光焘积

极筹办武备学堂，在西安西关修建校舍，在新校舍未

竣之时，八月下旬武备学堂暂借贡院房舍先行招生

开课，次年二月才迁入西关新校舍。委督粮道丁士

彬为总办，聘湖北武备学堂学生、补用游击廖化龙为

教习。经费由常年裁减兵厂、节省粮料变价项目月

下开支。

宣统二年（１９１０），西安知府尹昌龄在贡院北区

建立陕西实业学堂，向东开门。按清制，修业期预科

２年，本科 ３年。由于成立之时，正值辛亥革命前

夕，故仅存一年有余。学堂由尹昌龄筹足经费白银

万两，并委候选训导兴平人张渊为校长主持开办诸

事。该学堂“建筑合度，光线如式，空气清洁，林木

丛秀，为省中诸校之冠”。而创办该校的目的在于

以举实业为己任，注重实践，使天下士“游乎诗书之

林，养乎礼乐之圃，……汇征俊义者蔚起，导天下士

共游于正路”［５］。学堂在其西附设农学试验场，规定

凡辨土宜、择种子、培肥料、去害虫等事，必须实习，

以提高学生的农学知识水平和实际运用的技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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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还要求学生在试验场学好农学的同时，为博物学

准备标本，可见此时该学堂已引入粗浅的昆虫生物

学学习与实践［１２］。

因贡院地方广阔，民国时期在贡院原址及附近

地区先后建过小学、中学、大学等。１９１２年成立西

北大学，曾在枣刺巷设农科，后迁至农业学堂旧址

（今西北大学校址）［５］。在东早慈巷路西中间，辛亥

革命后成立有健本小学，解放后改名东举院巷小学。

清末长安县在此还办有实业小学。民国六年

（１９１７），创办陕西省立第三中学，校址在早慈巷。

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将城隍庙后街省立第一中学并

入省三中，名省立第一中学。据１９３３年《西京之现

况》载，省立一中“院落大，树木多，惟房屋多旧式，

近似宫殿及衙门，而不类似学校”。解放后迁至西

七路，改为西安市九十中，即今西安中学，原校址又

兴建西安市四十一中学。清末同盟会员还曾在东举

院巷南口创办“私立同志小学校”，作为活动地之

一，解放后改为东举院小学分校［５］。

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陕西省实业厅还利用贡院

旧址办了蚕桑帽辫传习所，所长名张子甲，招收青、

中年妇女，自费学习，学制为半年，设有养蚕、编有花

的草帽辫、织花边等科，还有国文、算学、习字等文化

课［１３］。

可见，贡院原址对于陕西近代初等教育、中等教

育、高等教育和实业教育发展及其近代化都做出了

重要贡献。当然，这种新式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教

育发展的过渡性非常强。教育机构层次无严格限

定，彼此衔接，教育内容和学生来源水平较低，教员

构成成分相对复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

宗旨体现得比较明显。西学东渐和新教育的发展使

中国封建士大夫严重不安，要求保存中华国粹，平抑

西洋文化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冲击。两湖总督张之洞

于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上奏朝廷请求设立存古学

堂，希望“存国粹而息乱源”，获准。在这股复古思

潮的影响下，宣统元年（１９０９），陕西巡抚恩寿上奏

朝廷，提出“立政以储才为先，通今以师古为准”，近

世风气渐开，人们矜奇而吐故，偏重新籍而疏忽旧

学，为专精经史之学，必专门设教培才；仿湖北存古

学堂章程，提出了具体的办学措施。陕西存古学堂

在此背景下获准设立，地点就在陕西贡院供给所的

旧址上。

陕西存古学堂以“崇正学而保国粹”为宗旨，培

养目标“上之则升入专门大学，以蔚通才；次之则养

成中学教员，以资传习”，面向３５岁以下贡举生源

和中学堂毕业生，择优录取，初次招生录取５０名，学

制３年。开办之初，尽管陕西财力拮据，但仍支白银

１３２２０两，用于校园建设、修缮和教师的聘任等活

动［１４］。

至于学生是否缴费，根据张崇谦有关介绍其祖

父张仲绳（系北宋哲学家、教育家张载２５世嫡孙）

的文章得知，１９０８年秋，张仲绳入西安，以笔试甲等

进入陕西存古学堂，开始了为时３年的正式求学生

涯。在存古学堂就学期间，张仲绳每每以词章第一、

史学第二、经学优而免于各种费用。可见，陕西存古

学堂有入学考试，学习内容主要是经学、词章和史

学，好像并不都是免费，似乎实行类似现在的奖学金

制度。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２３日陕西辛亥革命在西安爆

发，因避战乱，张仲绳辍学回家［１５］。

陕西存古学堂开办后，先后聘请前太常寺卿高

赓恩、陕西凤翔府知府尹昌龄为总教习。学堂管理

机构极为简单，教学人员也很少，在陕西人称“牛才

子”的牛兆濂曾分管存古学堂教务。但陕西存古学

堂虽仿湖北存古学堂办法执行，却抛弃了湖北存古

学堂中包含的自然科学和实用学科内容。学堂全部

设置中国传统经史之学教授内容，以正身修心为目

的，每月初一和十五，学生必须在教习的率领下去文

庙拜孔。并且，陕西存古学堂一反新学堂教学采用

的黑板和白粉笔，而使用白板和黑粉笔，以示与新学

堂的区别和对立。

三、文化价值：奠定西安

“西北文教枢纽”地位

　　一般认为，贡院和号舍是古今中外唯一一种除

了考试别无他用的建筑。但它占地辽阔，又位于城

市的中心位置，一旦不再具有科举考场价值，要么拆

毁，要么改作他用。从清末开始，陕西贡院除被用于

开办学堂外，还承担过多种使命，发挥了重要的政治

功能、文化功能和区域中心职能。

据《庚子西行记事》载，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西狩”西安时，因贡院占地广

大，屋宇众多而成为朝廷六部堂官来陕的驻地，陕西

贡院遂成为中央六部公所所在地［１６］。民国时期的

陕西省建设厅也设在公园内。刚解放时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一野战军曾在公园的北部驻扎，后来部队撤

走，那块地方就建成了一处干休所。

１９０５年，清廷宣布实行“预备立宪”，模仿西方

立宪制国家国会的咨议局开始在各省筹设。宣统元

４

田建荣：陕西贡院的历史变迁与价值



年（１９０９）九月初一，陕西咨议局成立，即设在陕西

贡院之内。陕西咨议局成立时，《泰晤士报》驻华首

席记者莫理循是清朝政府及后来民国政府的顾问，

他正在西北游历考察清末新政，给我们留下了一张

珍贵的照片［１７］。２０１３年，这张照片被陕西地方史专

家宗鸣安在一批流入国内的资料中发现，并高价拍

下。根据照片，宗鸣安推测该建筑应为坐西朝东，也

即原４１中学的某间教室，此建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

还存在，后被拆除。照片上的会议室门口贴有一张

纸，放大显示为陕西咨议局会议议题。照片背后有

汉文小楷书写的“西安咨议局”５个字，楷书上面还

有莫理循的亲笔英文签名和照片简介，非常珍贵，弥

补了西安有关贡院历史资料上的一大缺憾。

１９２６年刘镇华率镇篙军围攻西安城，战后全城

死伤军民甚重，为了纪念这些为坚守城池而壮烈牺

牲的勇士，在今西安市西五路的北侧创建了一座名

为“革命公园”的现代化园林。在公园建设中，拆除

了陕西贡院明远楼，用其材料在两个墓冢之间修建

了一座革命亭。该亭三层八角形，砖木结构，高１５

米，重檐窝拱、攒顶转角、屋檐翘起、雕梁画栋，占地

１６９平方米。在革命亭周围方圆１５０亩，建有牌楼、

光明楼、忠烈祠，园内栽植大量长青树木。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时，亭子周围空地上经常举行市民集会，革

命亭便是主席台、讲演亭，因而表现出很浓厚的政治

色彩［１８］。

１９２８年２月，由当时的陕西省建设厅厅长张维

藩牵头，在贡院旧址上，将原贡院的花圃辟建为公

园，并以“建国”命名，整个工期持续了６个多月，最

初的设计方案很宏伟。１９３５年，久不治理的建国公

园被修葺了一番，更换了大门，园内新增座椅，新修

便道，门外的马路也被修整。此后，公园间或也有整

饬，但终因管理荒疏而日渐凋敝，到了解放时，几乎

成了一片废墟。解放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公园的

建设。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重建了公园的围墙，新建了

办公室和花房，经过十余年不断的改造、建设，１９６０

年，正式改名为儿童公园。文革时期，儿童公园被改

名为“红领巾公园”，１９７１年改回儿童公园，名称沿

用至今。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日，重新改建后的儿童公园免费

开放，历经了８３年历史沧桑，它以全新的精神面貌，

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当日，游人像过盛大的节日

一样来到园里游玩，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新华社还以

《西安：“８３岁”儿童公园新装迎客》为题，配发图

片，在新华网上的显著位置予以发表。

当然，存在了４００多年的陕西贡院，给这一带烙

下了深深的“贡院”印记。贡院门、东西举院巷、牌

楼巷、早慈巷这些地名，就是因贡院而得名，流传至

今。其中早慈巷，清代时名“枣刺巷”，为贡院东墙

外的小巷。传说枣刺是防止入贡院考试的举子逃跑

和外人进入的必备“武器”。据称，唐代在宪宗时就

建立了“棘围截遮法”，即在贡院的围墙上遍插棘

枝，将试场与外界隔开，以防止传递作弊。故后人称

贡院为“棘院”、“棘闱”［１９］。陕西贡院东西两旁的

道巷亦由此得名“枣刺巷”，现只有东边的枣刺巷延

续下来，１９１７年雅化为“早慈巷”。

四、结　语

　　其实，陕西自汉唐以来文化发达，全国无出其

右；到了宋元明清时，业已衰落，然而其在漫长的历

史文化中积累的丰厚文化底蕴，仍在历史长河中不

断传承，仍然能使其成为西北文化中心，“称霸”于

西北，加上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西北各省文

化输出之摇篮。作为文化载体的举人、进士，随着八

百里秦川西进，就散布于西北各地［２０］。虽然曾作为

西北士子魂牵梦绕的陕西贡院“消亡”了，但那些承

载着厚重历史和文化的老街巷，无不见证了中国科

举变迁的沧桑记忆。然而，如今的西安城市发展更

注重传承大唐雄风，而忽视了明清文化，有专家建议

对有价值的明清文化应该保护、传承［２１］。现在我们

来到西安儿童公园，根本找不到贡院的踪迹，除过公

园简介中有“在明清科举考试的贡院遗址上设立”

几个字外，公园内及周边再没有标明这一科举圣地

的只言片语。如果能将记载陕西贡院的石碑竖立在

儿童公园内，并绘制贡院空间格局和楼宇屋舍的复

原想象图，无疑能让人们在休闲娱乐之际，更加深切

地感悟古城西安的历史，提升贡院的文化内涵，发挥

持久影响力和科举文化的辐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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